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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梦寻

西湖是瘦的，西湖的水亦是瘦的。

瘦出风骨，不施粉黛的红颜亦是瘦的。

湖光山色，被时光梳洗过的往事，

又映照出千年未改的容颜。我站在木窗

前眺望，在亭台与楼阁里穿行，耳畔溢满

清风，我隐约听到你在风中的低语。

——你从镂满记忆的青砖和绿瓦

中走出，神情寂寥，怀揣尘封的故事。

——仿佛，你我之间，可曾隔着前

世未了的夙缘？

脚步声在回旋的楼廊里回响，贸然

的造访者，不经意扰乱了深巷中的弦

琴。散落的弦歌随着轻微的叹息遁入

空茫。

登堂入室的风，在一瞬间扰乱了你

——静修千年的寂寞与哀愁。

红袖添香

我伸出手，推开岁月虚掩的门。脚

下的石阶一直伸向繁花绿萌深处。而

巷道两旁的高墙府第、飞阁垂檐，又将

浓郁的书卷气息，藏珠埋玉般深藏。

而你，亦非故人，亦非访者。非仙

非佛非鬼非人，手执芊芊素草，化身媚

狐，只待赶考书生，结伴倚窗，红袖添香

夜读书。

——臆想的幸福，总是叫人平添愁绪。

透过岁月的纸窗，门楣上残留风的

痕迹，穿过那些尘埃与蛛网纠缠的陈年

旧事。

蓦然回首间，时光已流转千年。

素年锦时

多少次，我独自登楼望远。遥想古

人赏风颂月，人比黄花瘦。

假若乘风归去，踏访仙踪，可遇山

人绿竹弦丝，轻歌妙舞。唐时宋时的明

月，今非昔比，游吟之蟋蟀蛰伏床脚，弹

唱之弦歌扰乱夜之清修，只道是夜色微

寒，月冷西窗。

——我记得，那时你还年轻，衣袂

满是飞扬的青春。门槛上仿佛闪着你

旧年的影子。

哦，我始终记得，你临窗低眉远眺

的场景，坐看云卷云舒。

多年以后，你在山边守一座老房子，

坐在时光的荒芜里，沉默无语。那些无法

说出的言辞，掩埋在时光过往的褶痕里。

我以为，那些秘而不宣、无法说出

的言辞，总是美的……

一梦千年

沿着你手指的方向，闭阖的城门次

第洞开。我的思绪被老旧的时光牵扯

得很远。

目光越过层层窗镂，我看到，天空

如此明净，而大地无言。送亲的队伍赶

在大风之上，仿佛一片片风中叶子。

一路南行。我身背弓箭和书带，在

旷野上追赶着风，满怀内心的渴望与绝

望。像一束光，哦，更像一束秘密的火

焰，穿透黎明的云烟，将整座天宇点燃。

作为叙述者，我需要将经年的故事

重新编排。——那花轿中的美人，面容

姣美的女子，可是我前世的新娘？

如今归来，你的目光如石，雕刻繁

霜。我跟随着你，如今就站在你的身旁。

可是，你早已分辨不清我今世的模

样。你纷乱的发辫拂过季节的眼前，一梦

千年的相思，扰乱了我静修多年的神思。

驿路弦歌

石头深处的人家，随手编织出一些

美丽的传说。

那门槛上的寂寞少年，思绪总是飘

得很远，穿越历史的烟尘，在那个铁马

金戈、刀光剑影，烽火连城的夜晚，飞马

传书，穿越浓烟漫布的城门……

从此，你音讯全无。空留下，史册

上两滴殷红的泪渍，以及古驿道上哒哒

疾去的马蹄声。生与死、爱与恨的纠葛

从此异位。

古道上，悄然奏响凄美的弦歌，前

世今生，你我隔着岁月的云烟彼此相

望，彼此厮守和痛哭。

如今，我魂归故里，驻足在你近旁，

怀抱着前世的忧伤。

可是，你始终沉默无语，视我如无

物。那枕在腮边的泪痕，是寒风吹拂的

落叶，还是落花散落亭台的声音？

指痕拂过琴台，在这个落叶敲窗的傍

晚。我静坐窗边翻阅史册，如同翻阅昨天。

当暮色四起，如果你侧耳倾听，那

驿路弦歌，依旧响彻久远。

长亭散记
□费城

立秋才过，七夕即将接踵而至。摇

着蒲扇在阴凉处逗着孙子打发时光的

婆婆奶奶们便议论道：“已经立秋了咧，

夜里开始凉快起来了咯。”

在华南一隅的这个叫做长安的小

镇上，立了秋，热得叫人头疼的天气便

开始有了凉意。早晨的太阳不再那么

咄咄逼人了，牵牛花绽放着紫色的笑

容，在伴着一丝丝凉意的晨光中摇曳生

姿；荷叶上滚动着大小不均的露珠，在

一片绿意中翩跹起舞；就连斯文秀气的

五角星花也尽情地在微微凉风中展露

羞怯的舞姿。这些大自然的精灵们用

它们独特的方式告诉人们：立秋了，凉

风来了。

尽管立秋过后的晚上确实开始有

了凉意，可白天的风却又干又热，闲不

住的小孩不顾大人的呵斥和警告，屋

里屋外、院里院外满世界地游戏，也不

知道热——反正有风呢。干干的风吹

在这些大汗淋漓的孩子身上，不用几

天，孩子们的身上就长满了痱子，又扎

又痒。

小时候的我，痱子长满额头，顾不

上游戏还没结束，就顶着被我抓得发红

的额头，跑去找外婆求救：“阿婆，我痒

死了！”

正在糊火柴盒的外婆一边奚落着

我，一边跑到后厅，找来茶树枝做的衣

叉子，叉下挂在后厅梁上装干草药的凉

篮，翻翻找找，在一大堆干草药里找出

金银花，又跑到院子里扭些苦瓜叶、飞

扬草、艾叶，用淘米水将这些草药捣成

稀糊糊，敷在我长有痱子的地方。不停

地敷，不消几天，痱子就全部消失了。

“秋老虎呢，厉害着咧，看你还成天

跑出去晒太阳！”外婆一边帮我敷药一

边数落我的话，和痱子扎人的瘙痒难受

的滋味，让我刻骨铭心，一直到现在，几

十年过去了，我仍然不敢在秋风干吹的

日子里乱跑到室外去闲逛。

晚风轻拂，我躺在前院的草席上，

享受着外婆轻摇蒲扇带来的清凉，听着

外婆和隔壁二表婆的闲聊，在一片和着

荷香的秋虫呢喃声中，悄悄睡去。

“睡了。”外婆轻轻地跟二表婆说，

“我先抱她进房睡，等下再来和你聊。”

于是我在摇篮一般的怀抱里，从地

上的草席移到床上的草席，睡在有着外

婆特有的发香气味的决明子枕头上，一

梦到了天明。

木窗外飘来的剪剪凉意和外婆的

蒲扇摇来的习习凉风，一直甜美着我稚

嫩的梦。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

忘”。四季轮回，年复一年，如今伴我梦

回的，只有微凉清秋的剪剪风了。

闲读唐诗，不经意间被王维的一

句“渡头馀落日，墟里上孤烟”打动。

记得年少时读这首词并无太深刻感

受，如今重读颇有回甘之味，难怪《红

楼梦》里香菱对这句诗念念不忘。王

维的这句诗脱胎于陶渊明的“暧暧远

人村，依依墟里烟”。其实我并非对

王维诗歌有更深刻理解，而是单纯被

诗句中的炊烟打动了。

在我的印象中，炊烟是思乡情感

的一种寄托，也可以说是故乡的一种

隐喻。如同月亮，亦是故乡的隐喻。

不用多说一个字，这些意象一出，故

乡便从记忆深处绵绵而来。如果说

月亮是诗意的，那么炊烟就是烟火

的。故乡在游子的心中，一半诗意一

半烟火，而月亮与炊烟完成了游子对

故乡的描摹。

炊烟如缕，乡思成愁。乡村的炊

烟，有气味、有颜色、有形态，是一个

无法忽略的存在。每当炊烟四起的

时候，小村庄便弥漫在饭菜的香气

中。那种香，质朴温暖，像母亲的叮

咛一样，淡淡地缭绕着、浸润着，让我

们的脑海中闪现出家人围坐吃饭的

场景。淡青色的炊烟，有水墨画的意

境。飘摇而上的青烟，有云的飘逸和

柔美，有雾的朦胧和淡雅，有风的轻

盈和袅娜，有岚的神秘和唯美。缕缕

青烟在空中舞出曼妙的姿态，仿佛素

淡古雅的女子轻甩水袖，缓缓浮动，

翩然而飞。炊烟飘向高空，好像去向

空中云朵询问：人世间会发生多少温

暖的故事。炊烟飘散的时候，家家户

户餐桌上开始上演温情的一幕。

炊烟，是故乡留给我们最平静、

淡泊、祥和、温柔的记忆。而暮色中

的炊烟，把炊烟的情感色彩加倍了。

暮色炊烟是乡村最深情的底色，那样

美好绵长的图景，缭绕在我们的生命

中，即使岁月流逝，人事变迁，它永远

都是鲜活的模样。暮色苍茫，光线迷

离，小村庄进入了缓慢的节奏。群鸟

归巢，牛羊入圈，农人荷锄而归，缭绕

在村庄上空的炊烟为夜色降临做着

铺垫，呈现安宁平和的模样。暮色一

点点加浓，而炊烟浓了又淡，最终消

逝在无垠的天空，融入漆黑的夜色。

小村庄的晚餐时间到了，每一扇窗子

都透着橘黄色的光，烟火人间的平静

和美好默默上演着。暮色炊烟，在我

们生命初期留下温情剪影。后来的

日子，无论我们落脚何方，看到缕缕

升腾而起的炊烟，都会被一种温暖的

情愫感动。

我一直记得，在远方求学的那几

年，每次回家都是赶末班车。到家的

时候，正是暮色深浓之时。我踏着夕

阳最后的余晖，朝着家的方向大步走

去。忽然间，我看到等在村口的母亲

瘦小的身影。她在暮色炊烟中守望

着，似乎有些焦灼。直到见到我，她才

放松下来。暮色，炊烟，村庄，母亲，组

成了我记忆中挥之不去的画面。

飘逸轻盈、温柔美好的炊烟，像

暮色中母亲的呼唤一样，只需一声，

便能穿越那长长的时光，穿越一程程

的山水，抵达我们的灵魂深处。暮色

炊烟，既是故乡的象征，也是田园生

活的象征。喧嚣浮世，我们渴望宁静

和平淡，渴望生命的返璞归真，暮色

炊烟变成了我们心底的归依处。

夕阳西下几时回，暮色炊烟是乡

愁。缭绕在我们生命中的炊烟，终将竖起

回归的风向标，指引我们返回故乡……

暮色炊烟是乡愁
□王国梁

习习秋意剪剪风
□何艳秋

雨过天晴，我不经意望向窗外，不

禁眼前一亮：在葱绿的树丛中，紫薇花

开了，正如宋代诗人杨万里所述：“晴霞

艳艳覆檐牙，绛雪霏霏点砌沙”，一簇

簇，一团团，开得异常精神，开得煞是可

爱。望着它，满心喜悦；望着它，信心倍

增。记得多年前，它曾被广为栽种，备

受青睐。近几年，似乎没有大范围培植

了，但它却依然如故，花开自妍，从不因

人们的重视而骄矜，也不因人们的忽略

而萎靡。

紫薇虽不属我国六大名花之例，但

同样受到人们的喜爱，很早便开始人工

栽培。早在唐代，四川便已经普遍种

植，为庭院观赏花木之上品。紫薇是落

叶乔木，一般高数米，树皮光滑，枝条柔

软，叶片椭圆，种植于庭院、路边，亭亭

玉立，婀娜多姿。古人说它：“似痴如醉

弱还佳，露压风欺分外斜”。它的花色，

有紫红色、紫蓝色、红色、白色多种，有

的一树一个色，有的一树几个色，烂漫

纷呈，韵味无穷。真是“深紫嫣红出素

秋，不粘皮滑自风流”。紫薇花期很长，

自夏至秋，花开不断。明朝人薛蕙的诗

说：“紫薇开最久，烂漫十旬期。夏日逾

秋序，新花续故枝。楚云轻掩冉，蜀锦

碎参差。卧对山窗下，犹堪比凤池。”

你如果用手指轻轻碰撞紫薇树干，

则全树摇动，所以紫薇俗名“搔痒树”或

“怕痒树”。又由于它的花期长，所以也

叫“百日红”。宋代文人王十朋有一首

吟唱紫薇的诗：“盛夏绿遮眼，此花红满

堂；自惭终日对，不是紫薇郎。”可能是

王十朋“此花红满堂”这句诗的缘故吧，

明人朱国祯在他的《涌幢小品》中，称紫

薇叫“满堂红”。一般人又爱叫它为“紫

荆”，恐怕是与灌木紫荆树相混淆了。

紫薇花期长，花色艳丽，树枝柔媚，树

干窈窕，抗旱力强，能吸收有害气体，所以

深受人们的喜爱，庭院、路边随处可见。

每到秋季，好些花早已枯歇，而紫

薇却繁英满枝，花开不止，柔媚烂漫，分

外妖娆，让人赏心悦目，怡情养性。望

着窗外的紫薇花，我默默地祝愿它：独

占芳菲当世景，摇曳园中最上春。

漫话紫薇
□李捷


